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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 12 月底的一天，瑞金叶坪。

急促的马蹄声越来越近，毛泽东走

出房门，迎接远方而来的战友。

“恩来！”“泽东！”

跳下战马的正是周恩来。寒风之

中，两人紧紧拥抱。这是两位战友广州

一别后第一次重逢。此时的毛泽东，是

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主席；小他 5 岁的周恩来，即将履

职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那一天，恰好

是毛泽东 38岁的生日。

老友相见，感慨万千。大革命失败，

周恩来、毛泽东先后在江西南昌和湘赣

边界发动武装起义，从此天各一方。他

们之间的联系，靠的是两人共同领导开

辟的一条路：中央闽粤赣秘密交通线。

这是一条既充满希望又充满凶险的

路。周恩来，就是沿着这条路，刚刚从上

海来到赣南闽西中央根据地的。

遥 望

长汀，闽赣交界处的一座小城。1929

年 3月 14日，“朱毛”红军在长岭寨歼灭守

敌郭凤鸣旅，乘胜占领福建长汀城。

自从 1月 14日离开井冈山，连续转战

整整 2个月的“朱毛”红军，终于得到了一

次人员休整和物资补充的机会。红四军

前委向中央报告：“井冈山出发以来的疲

败精神，业已恢复，士气亦已振奋起来。”

长汀没有让红军失望，短短几天，红

军就筹得 5 万大洋。这是红四军成立之

后筹集到的最大一笔款子，一部分远送

上海作中共中央经费，另一部分用于缝

制红军军装。在长汀，福音医院院长傅

连暲率医护人员用 2 周时间，为红四军

指战员接种了牛痘。后来，傅连暲参加

红军，将医院整体迁往瑞金，成为中央红

军第一所正规医院。朱德回忆说：“长汀

果然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脱下褴褛的衣衫，换上整齐的军装，

红四军官兵的思想并没有及时统一。来

到远比井冈山富庶的闽西，主张“走州过

府”攻打城市的呼声增多，建立农村根据

地的热情却在下降，围绕红军如何建设

和发展的争论，愈发激烈。

一个繁星闪烁的早春之夜，毛泽东

又一次遥望北方。他在《红军第四军前

委给中央的信》中写道：“福建省委并飞

转中央……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

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

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

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

相连接……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

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这一天是 3 月 20 日，春分前一天。

趁取春光，莫负今朝。“飞转”两字，表达

了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心情：创建赣南闽

西根据地的设想，需要中央大力支持；成

长之中的红四军，急盼中央有力指导。

同一时间，上海云南路 447 号，一栋

以“福兴”商号作掩护的临街楼房里，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也

在眷注着“朱毛”红军。从城市暴动的接

连失败到农村割据的逆势而起——中国

革命逐渐形成上海党中央与“朱毛”开辟

的红色根据地遥相呼应的格局。这时的

中央，同样需要把“朱毛”红军的经验与教

训，推广或借鉴至其他根据地。

然而，从井冈山到赣南闽西，红四

军始终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围

困，与上海方面的联系困难重重。来自

中央的指示常常滞后，甚至脱离现实。

1929 年 2 月，受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

势 错 误 判 断 影 响 ，中 央 要 求 朱 德 、

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上海工作，红军分

散匿伏于赣南农村。发自上海的“二月

来信”直到当年 4 月才送达毛泽东手中，

这时的赣南局势已经随着赣军北调两

湖作战发生了变化。若不是毛泽东勇

敢地坚持正确意见，就不可能有后来赣

南闽西的红火局面。

显然，上海与苏区之间，迫切需要建

立一条信息快速流通、人员和物资安全

运送的交通线，把中央这个“中枢”与苏

区这个“躯体”连接起来。否则，中央对

苏区革命形势就难以作出正确判断，红

四军与中央也难以在行动上保持一致。

血 脉

1930 年 春 天 快 要 到 来 的 时 候 ，

毛泽东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央的“单独的

指示”——

“中央认为必须与闽西红军、朱毛红

军共同设立一独立的交通网，这一交通

网，可以解决红军与江西或广东的联系

问题，可以解决你们与红军及红军与中

央的联系问题。”

信 件 ，出 自 周 恩 来 之 手 。 这 与

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

接到中央来信，毛泽东很快委派了

一位名叫卢肇西的年轻人前赴上海，执

行探路重任。

卢肇西，时任中共闽西特委委员、红

四军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永定客家人。

虽然只有 25 岁，却是一位参加过北伐战

争、组织过家乡暴动的“老布尔什维克”。

从瑞金到上海，便捷的道路自然是

北经南昌或东去福州。不过，这两条线

路皆为国民党重点把守之地，一路盘查

严密，不具备建立秘密交通线的条件。

卢肇西化装成商人，越过敌人的封

锁，从闽西进入粤北，在广东大埔县青溪

镇乘船南下，凭着一口地道的客家话和

机敏的应对，闯过国民党军警和地方民

团一道又一道检查，一路有惊无险地到

达了汕头，沿途的重要情况被他默默记

在心里。

此时的香港，是共产党地下活动的

重要枢纽。由汕头转香港再往上海，便

顺利得多了。见到卢肇西的那一刻，悬

停在周恩来手中的棋子终于落定：“宁可

放弃苏区一个县，也要办好交通线！”几

个月后，当卢肇西沿着同一条路线返回

瑞金，一条凝聚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心血

的秘密交通线初现雏形——

这条跨越大海、穿越深山的交通线，

由上海经香港回转汕头，溯韩江而上粤北，

穿过山高林密的闽西，最终到达赣南——

迂回曲折，水陆兼程，全长3000公里。

1930 年 10 月，中共中央交通局在上

海成立，由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等组

成委员会，吴德峰担任交通局局长，担负

建立通往苏区的交通线和全国的交通

网，输送党的干部和苏区急需的各种物

资。直属中央交通局的香港总站和闽西

大站，分别由中共华南分局秘书长饶卫

华和中共广东省委交通科科长李沛群负

责，两人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

对敌斗争经验丰富，且都是广东梅州人，

熟悉粤闽赣交界地域的语言、民情和地

形。随即，两个秘密交通中站在汕头和

大埔建立，前者以上海中法药房在汕头

的分号为掩护，后者以青溪永丰客栈为

掩护……自此往北向东，建立了跨越三

省的大大小小几十个秘密交通站点。每

个站点职责略有不同，有的负责采购军

火，有的负责中转物资，有的负责传递情

报和经费，有的负责护送人员往来。而

第一个用双脚踏出这条红色之路的卢肇

西，则受命秘密创办闽西苏区武装交通

机关，与中央交通局直接对接。

汕头中法药房设在繁华的镇邦街，

这里靠近码头，既方便人员撤离，也利于

为根据地转送药品。周恩来选派中央交

通局副局长陈刚任汕头中站站长。陈刚

此前担任中央提款委员，有过只身将苏

区打土豪所得的千两黄金如数送达上海

的传奇经历。

中央特科还从全国抽调精干队伍担

任重要站站长，交通员都是经过反复遴

选出来的对党绝对忠诚、军事素质过硬、

能够吃苦耐劳、应变能力和记忆力超强

的优秀党员——许多情报传递为“无纸

化”，需要交通员全部背记下来。选拔交

通员还有一项苛刻条件：不能说梦话。

交通站执行严密的运行方式和严格

的纪律制度。比如，货物运输时间一般选

在晚上，线、站只与所在地党组织书记一

人联系，不准与别的负责人发生关系。站

点之间、交通员之间，实行单线联络。

也是在 1930 年 10 月，刚刚赢得中原

大战的蒋介石立马转头向南，调集 10 万

重兵“围剿”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几

乎在同一时间，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

作霖、刘伯坚、邓发、叶剑英、左权、萧劲

光、徐特立等，先后从上海神秘消失——

当他们穿过敌人“围剿”大军层层布防，陆

续出现在赣南闽西，意味着这条秘密交通

线已经受住了考验。

奔 赴

周恩来从上海启程的时候，是 1931

年冬天。

本来，这年年初，周恩来已被任命为

新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由于党

中央接连遭遇一系列重大险情，行程一

推再推。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先后由

项英和毛泽东代理。

4 月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

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供

出了党在上海的多处重要地下机构。得

亏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的共产党员钱壮

飞及时送出情报，中央机关才避免了一

场灭顶之灾。祸不单行。6 月 22 日，码

头工人出身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又

被捕叛变，暴露了中央秘书处办公地。

危急关头，周恩来组织相关人员紧

急撤离，一大批高级干部顺利转移到了

赣南闽西。山高水长，处处关隘。在中

央机关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红色交

通线为什么依然安全畅通？

原来，深谋远虑的周恩来未雨绸缪，

早已派出中央特科顶尖特工陈彭年，在

汕头中法药房附近的海平路 97 号设立

了一个备份交通站：华富电料行。这处

绝 密 交 通 站 由 周 恩 来 、吴 德 峰 直 接 指

挥。陈彭年早年在法国做过劳工，又曾

在苏联接受过训练，交际能力出众，很快

在汕头打开了局面。汕头中法药房人去

楼空，秘密职能由华富电料行接续。除

了转移从上海来的重要人员，大量的电

子管、铜线圈以及各种小型器械等稀缺

物资，也是在这里精心伪装，源源不断运

往中央苏区的。

周恩来的苏区之行，并不顺利。

当一副工人打扮的周恩来在经验丰

富的交通员肖桂昌一路护送下走出轮

船，陈彭年已经在码头恭候多时。一行

人准备入住由外国人开办的当时汕头最

大的旅馆——金陵酒店。刚要上楼休

息，周恩来神情一动，陈彭年赶紧扫了一

眼，原来，楼梯转角处的照片墙上，有一

张 1925 年汕头各界欢迎黄埔军校学生

军时的合影，当时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赫然在列。陈彭年不动声色，马上带着

周恩来来到棉安街 16 号——那是陈彭

年掌握的一处绝对保险的小旅社，幕后

老板是粤军独立第二师师长张瑞贵。忙

着缉捕共产党的张瑞贵不会想到，在这

样一个夜晚，已经被国民党通缉了 4 年

多的周恩来，就睡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接下来的行程，依然险情不断。次日

一早，周恩来再次易装，变成了一位头戴

礼帽、一袭长衫、身背画夹的画匠。护送

队伍里增加了熟谙当地情况的交通员邱

延林。三人计划先乘火车到潮安，再转火

轮至大埔。考虑到周恩来的身份和装束，

邱延林买了二等车票。上车一看，车厢内

只有他们三人，一旦遭遇不测，几乎没有

回旋余地。三个人迅速挤进人多嘈杂的

三等车厢，谁料刚刚坐定，紧张的一幕出

现了——周恩来发现，检票员居然是一位

熟人。躲避已经来不及，周恩来一面拉低

帽舌望向窗外，一面轻声告知肖桂昌。肖

桂昌机警地站起来挡住周恩来，向邱延林

递去一个彼此熟悉的眼神。邱延林心领

神会，主动上前把车票拿给检票员检查。

那人一看是二等车票，用手指了指二等车

厢，示意他们坐错了车厢。肖桂昌后来回

忆，那个检票员没有再回来，他们三人便

一直在三等车厢坐着不动，有惊无险地到

达了潮安。

与周恩来的苏区之行，是肖桂昌最后

一次执行护送任务。1933年 5月，担任中

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的肖桂昌因叛徒出

卖被捕，抗战爆发后经组织营救出狱，先是

担任中共长江交通局处长，后调香港负责

南方工委秘密交通和情报工作，1945年增

补为党的七大代表。另外两位优秀交通员

陈彭年、邱延林牺牲在了长征路上。

从广东大埔到福建永定，是秘密交

通线上最为危险的路程，除了一小段水

路外，尽是毒蛇出没的险峻山路。这里

属于赤白交界地，敌我双方犬牙交错。

夜幕降临，周恩来又换上了一套牧师服

装，胸口佩戴了十字架，红军 6 名枪手蹑

足 潜 踪 、鹿 伏 鹤 行 。 在 那 个 寒 冷 的 冬

夜，由多宝坑小站交通员邹日祥、姜春

英夫妇带路，周恩来一行翻山越岭，终

于在三更时分到达了苏区第一站：伯公

凹小站——大山深处一个只有几户人

家的小村子。交通员邹端仁一家早早

就为客人烧好了泡脚的热水，还杀了一

只母鸭待客。万籁俱寂，夜阑人静。那

是周恩来多少年来睡得最踏实的一觉。

随着第三次反“围剿”作战胜利，赣

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已经连成一片，形

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

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片火热

景象，让周恩来振奋；上海党中央面临

的残酷现实，却令周恩来揪心。白色恐

怖愈演愈烈，国民党特务无孔不入，中央

在上海的处境越来越难。周恩来此行，

还有一项重要使命，为中央首脑机关最

终迁往苏区作准备。他要求闽西大站搬

到永定边界，已经调任中共福建省委秘

书长的李沛群再度担任站长。

1932 年 10 月，国民党特务展开大搜

捕。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中央政治局

常委张闻天得到情报迅速转移，侥幸躲

过 一 劫 。 上 海 危 如 累 卵 ，撤 出 已 成 定

局。1933 年 1 月 17 日，临时中央决定迁

往江西苏区，留在上海的机构改称“白区

中央局”。

1932 年底，张闻天先行一步，离开

上海去江西。几天之后，博古和中央政

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同

行，秘密离开上海。博古、陈云是由交通

员卓雄从大埔护送至瑞金的。18 岁的

卓雄时任红色中华保卫局执行部执行科

科长，手下的队员为清一色的年轻人，个

个机警干练。卓雄晚年回忆，护卫博古、

陈云的路上，差点出了大事——

穿越高山密林进入永定境内，卓雄安

排博古、陈云二人栖身在一处隐蔽的小煤

窑，不知何故，竟然走漏了风声。当时，几

百个敌人包抄了过来，卓雄手下只有十几

名队员。关键时刻，卓雄带着两个队员绕

到山后开枪射击——急促的枪声，将敌军

吸引了过去。趁着沉沉夜暗和纷飞的大

雪，其他队员保护着博古、陈云冲出包围，

化险为夷……卓雄说，到达根据地，陈云

往地上一躺，伸开手脚，呈“大”字形，高

喊：“到家了，总算到家了！”

家！这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出

生入死，于国民党军队层层封锁和重重

围困中建立的“家”，这是共产党人自己

的“家”，这是属于成千上万的劳苦大众

的“家”。

行走生死之间，步步惊心动魄。就

是在这样一条危机四伏的交通线上，英

雄的交通员安全护送了 200 多位中央领

导、军地高级干部，运送了苏区每年所需

的价值 900 万元的食盐和价值 600 多万

元的布匹及其他紧缺物资……

英 雄

1933 年 9 月的一天，一位中文名字

叫李德的外国人，从潮安登上了一只开

往大埔的隐秘小船。

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船被灌

木覆盖着，我几乎平躺了两天两夜，不敢

出声。一天傍晚，船终于开动了，这只小

船与许多小船一起由一条轮船拖着，驶

向上游。沿途停了很多次，我的上面是

人的脚步声，我的下面是流水声。有几

次 很 显 然 是 盘 查 ，说 着 粗 鲁 的 话 和 口

令。第三天我们才上了小船的船板上，

船夫们拖着小船在韩江上缓慢前行……

天黑上岸，潜入一个村庄，那里迎接我们

的是几个带毛瑟枪的少年，这就是我第

一次见到的中国红军的战士。”

这支红军小分队的领队，就是卓雄。

李德到来的时候，正值蒋介石对中央

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当时，国民党各

路“围剿”军兵力 50 万人，红军总兵力 10

万人，力量对比并不是历次反“围剿”最为

悬殊的一次。然而，正是共产国际派来的

这位洋顾问脱离实际的指挥，导致红军一

败再败——1934 年 10 月，党中央和中央

红军被迫长征。随即杀进苏区的国民党

军开始了掘地三尺式的残酷“肃红”，分布

在红色交通线上的交通员首当其冲，成了

敌人搜捕和杀戮的重点对象。

曾经接待过周恩来的交通员邹端

仁被反动民团枪杀后，又惨遭焚尸；交

通员邹昌仁被砍头示众，弟弟邹佛仁被

挖心……仅是小小的伯公凹村邹氏一

门，就有 7 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由于秘密交通线上的交通员彼此之

间大都为单线联络，相互保密，直到新中

国成立之后，也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出，到

底还有多少无名英雄把鲜血洒在了这条

红色之路上。

英雄虽去英魂在。当年，毛泽东在

谈到中央闽粤赣秘密交通线时，曾经这

样 说 过 ：“ 交 通 线 就 像 我 们 身 上 的 血

脉 。”90 多 年 过 去 ，这 条 漫 长 而 又 凶 险

的小路，已经随着山河岁月的变迁难觅

其踪，但是，那些用勇气和智慧开辟这

条希望之路、用生命和热血守护这条生

死之路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

碑上。

生 死 交 通 线
■贾 永 院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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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山，在你的胸中

站岗时，你的体重

是包含这座山的

这段水，也在你的胸中

九曲十八环，让你巡逻的日子

都变得那么生动多情

返乡时，有人说

你的心胸变得宽广

是的，因为你的胸中

隐藏着这些巍巍的群山

那是你一步步丈量出来的

你可以随时把它们掏出来

摆在客厅里，或是餐桌上

让他们所谈论的一切

都失去重量

也有人说

你变得铁血柔肠

是的，因为边防线上

那清澈的泉水

进入了你的血脉

在你的身体内日夜奔流

一不小心，就会用叮咚的泉水声

把人缠绕在边关的风景里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当你一字字地说着

眼前就会有群山耸起

就会有霞光环绕

就会有潺潺的流水声

替你朗诵雄浑澎湃的边塞诗

是的，一个青年不穿上军装

去炼钢炉中摸爬滚打上几年

他得后悔一辈子

后悔没有加入这支光荣的队伍

没有散发军旅的

青铜的光泽

边防老兵
■刘笑伟

一切的音乐到此，全都喑哑

没有哪一首歌曲敢与之抗衡

还要什么韵律节拍

还听什么鼓乐合鸣

全都有了，就这么唱了

我与它的水浪击掌而鸣

鼓膜因之爆裂

再也听不见任何一支曲子

路过的音乐家们

也写不出一个跳跃的音符

我疑心 腾起的水雾中

隐藏了千军万马

分明有马踏飞燕的惨烈嘶鸣

漩涡中聚集了万千甲胄

斜插黄泥的战戟

猎猎飞舞的红缨

五千年激越的东逝之水

五千里浩荡的日月长风

烽火狼烟点燃滚滚战车

山河断裂，折戟沉沙

淘尽千古英雄

此时，所有的旋律让出音阶

不论是低八度还是高八度的空间

都在这震撼心魄的激鸣中

断了琴弦

有一支歌曲

一直陪伴它的澎湃汹涌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黄河在咆哮！”

壶口瀑布
■东 来

革命精神礼赞

穿越时光的精神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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